
九里河大峡谷位于大别山腹地霍山县

东西溪乡的余家畈村境内。是一片没有开

发的原始景观，充满野趣，我一直心向往之，

但苦于山高路远未能实现。近日应乡办余

巧玲相邀，到她娘家所在地余家畈村踏春采

茶，再顺路探访九里河大峡谷。

穿行九里河大峡谷
安徽合肥 董静

从中国月亮湾作家村到九里河大峡谷，相距

大约十五公里。我们向九里河大峡谷进发。在通

往九里河大峡谷的山道边沿，得见几棵高大挺拔，

粗壮笔直的树木，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心生好奇，

这是什么树？陪同的巧玲卖了个关子，指了指树

上的挂牌。挂牌树，一定很有年头。古树名木保

护牌：枫香，金缕梅科，树龄400年，编号8—57，保

护等级——二级。紧挨其旁的是一棵树龄370年

和200年的枫香树。巧玲家门口的两棵青冈栎也

有110年了，百年古树在这里随处可见。

再往里走，一棵茂盛的野八角树映入眼帘，在

巧玲家的门前曾看到过一棵。因为自己爱好种植，

对这些很感兴趣。自家平台的花盆里有一棵种了

近二十年的花椒树，每年收获的花椒自给自足绰绰

有余，且味道纯正。心想，要是能拥有棵八角树再

好不过了。根据经验，大树下面偶尔会发出小树

苗，巧玲家的那棵树下没有发现，当时觉得有点遗

憾。没想到山林里的这棵树更大，分明看到树下有

一株小八角树苗，意外收获。巧玲忙找来一根坚硬

的树枝，松开周围的土壤，三下两下把它挖了出来。

继续前行，一些香椿树枝挡在路中。我猜，这

些树枝有可能是有人为了采摘香椿芽而折断在此

的。现在正是植树季节，上前挑选一枝带有绿叶

的小树枝，准备带回家插种试试。早就想拥有一

棵自己的香椿树。遥想明春，在自家园子里亲手

摘下一朵朵油光嫩红的香椿芽头，那不仅是舌尖

上的享受，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满足。真是踏破

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香椿，又叫“椿”，

是吉祥树。常言道：“门前一棵椿，青菜不担心”。

香椿营养丰富，可口味美，把这份“椿”揽在园中，

随吃随取，那可是最鲜的时令菜。一路行去，此

后，又在巧玲家的山地里挖到一棵黄精，一棵玉

簪，不虚此行。

这次穿越九里河大峡谷还喜获了一份“大礼

包”，就是巧遇心形“茜草”。女儿许尔茜名中的

“茜”字即由其茜草而起，一直都是只闻其名，未见

其形，今天终于一睹芳容。茜草，叫活血丹、四轮

草，是多年生草本植物。茜草是一味很好的中药

材，具有凉血、止血、祛瘀、通经、镇咳等功效。茜

草又是一种天然的粉红色染料。茜草的花语：爱

的呵护。怪不得当初爷爷给孙女起了这么一个爱

意满满的名字。

心情好，脚步也轻松了许多。通往九里河大峡

谷铺满枯叶的碎石路面上，卧着一只刚刚冬眠苏醒

的小蛇，还不太灵活，用树枝把它轻轻地挑到草丛

中。两旁森林茂密，山清水秀，好一片净土。山路

两边一些不知名的小草小花格外翠绿鲜艳，各色映

山红漫山遍野，赏心悦目。溪水潺潺，我们顺着溪

水声前行，眼前豁然开朗，一条瀑布飞流直下，颇为

壮观。大家在瀑布下面一潭清凌凌的水面上玩起

了小时候掷石片的游戏，弯腰轻轻地将石片抛入水

中，技术好的可以让石片在水面上一连串弹跳很

远。先生屡试不爽，无奈自己技不如人。

天色渐晚，没能游完全程，大家依依不舍往回

走。听说九里河大峡谷的深处惊险无限，时常能

见到野猪、野山羊、野兔子，还有漂亮的长尾野鸡

出没。那就留点念想，下次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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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5月，安农大96蚕学班30名学生在黟县蚕种场集体实习。蚕种场面临县城，背

靠碧山，被大片大片的桑园包围，弥漫着一股青气。“一弯新月挂半天，银辉淡淡洒庭院，春意

恼人心意乱，空对良宵难入眠……”桑林深处响起一阵悦耳的黄梅戏，那时满身青气的我正在

清唱《陈州怨》。大三那年，我与黄梅戏热恋，并成为合肥地区业余黄梅剧社中的一员。当时，

同学们正争分夺秒地背单词，备考英语四六级，我却不合时宜地在桑园里吊嗓练唱。

黟县实习 安徽合肥 程志红

奶奶出生于一个偏僻的山村，那里依山傍水，明月半墙，滋养了她的童年。二十岁时，作

为新嫁娘的她在众人的祝福声中，来到我爷爷所居住的村庄，与他齐心经营婚姻生活。奶奶十

分贤惠，“三日入厨下，洗手做羹汤”。婚后，她先后诞下两子一女，最小的儿子即我的父亲。

寄往天堂的思念 湖北十堰 张婷

奶奶和爷爷是庄稼人，以一己之力助儿女成家

后，于父亲婚房约50米的地方建了一方小屋。这看

上去极普通的50米土路，却在我的生命中洒满了温

馨的记忆光点。小时候，我时常见到奶奶端着一个

盆子颤颤巍巍地朝我家走来，盆子里面装有几个刚

出笼的馒头，只见她用手掐了一下馒头外皮后，兴奋

地对着我高喊：“快吃吧！还是热的！”

奶奶陪伴了我的整个童年生涯，而且总能如

滤镜般滤掉我少年时期的种种不快。她或许摇着

蒲扇，送我丝丝沁人凉风；或许讲着故事，引我探

讨光怪陆离；或许拿着糖果，赠我一份童年快乐。

奶奶家的米缸里有时放着几个苹果，那是亲戚看

望她之际特地馈赠的礼物，而她总是舍不得品

尝。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生的我，由于家庭条件所

限，对于零食总是充满幻想。我偶尔去奶奶家时，

她总是变戏法似的递给我外皮皱了的苹果，然后

满脸笑容地看着我啃完。长大后，我偶读古书，惊

心于记忆中的这一幕与明代散文家归有光《项脊

轩志》中提到的“儿寒乎？欲食乎？”竟是如此相

似，不禁有些泪目。原来，人间大爱的内在逻辑其

实没什么不同，那些感天动地的赞歌，不过是一场

场传承有序的亲情接力赛，却使得后辈们获得从

容前行的力量，驶向成长的彼岸。

印象最深的是我那次受伤的经历。我在与

小伙伴玩耍时头部被砸伤，流了很多血。家中所

有人都去干农活了，平日纤弱的奶奶一脸坚毅，

她牵着我的手，踩着夕阳的碎影，向乡镇卫生院

走去。她的一路安慰，让哭闹的我渐渐停止了悲

伤。到达卫生院后，乡医说幸好只是外伤，缠上

纱布后很快让奶奶领着我归家了。

那年七月，我如愿考入省内的一所重点师范大

学。入学通知书寄到我家后，我并没有拆开，而是拿

着它飞奔至奶奶家，让她及时分享这份喜悦。在我

大一时，奶奶因病重离开人世，得知消息的那刻，我

怔住了，临窗独坐良久，记忆中那白发飘零的身影不

时浮现，让我体会到人生无常。风可以卷走树叶，

卷走泪珠，卷走云彩，但卷不走如春的良言，更卷

不走我对您的思念，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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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队实习的是辅导员陆贞铭老师。陆老师找

到我：“你唱得真不错，我以为是谁在放广播呢！

不过，英语与计算机你要重视，这是未来就业的敲

门砖。专业课要学好，不要瞧不起蚕学专业，你把

蚕养好了，就能把猪养好，把鱼养好，一通百通！”

当年我与小鸟、阿寅分在一组，由江秀芬、江

秀华、张文秀三位师傅带我们实习。这三位师傅

名中带“秀”，都很秀气：大师傅端庄稳重、二师傅

眉目如画、小师傅巧笑嫣然。除三位师傅之外，我

们组还有两位来自碧山村的小工，均为二十岁左

右的小姑娘，善良、敦厚、朴拙，既是乡村生活赋予

的生命底色，也是她们留给我的最初印象。这温

暖而美好的印象，贯穿整个实习生活，从未褪色。

静下心来养蚕，发现这是一件很有诗意的

事：蚕的生命源于一张薄薄泛黄的皮绵纸，蚕卵

孵化成蚁蚕后，昼夜不停地咀嚼吮吸桑叶蕴藏的

经脉乳汁，那黑瘦柔弱的身躯，一天天膨胀壮

大。经四次休眠脱皮后，出落成一位饱读诗书的

白面书生，晶莹剔透、满腹经纶。但生活不全是

诗意。不久，这里发生了一件很惊悚的事：蚕种

场一位汪姓男职工在备料间里，用一根麻绳结束

了自己四十多岁的生命。他的死在蚕种场掀起

一场风波，或悲叹或惋惜。桑林是他日常劳动的

场所，白云青枝是他永远的归宿。

在蚕种场，个体的挫败不会上升为深远的悲

怆感，人们依然对生命怀有喜悦，对未来寄予希

望。生活仍在继续：寻幽碧山村，闻野花清香芬

芳；漫步小河堤，见老马含情相望；采叶桑树林，品

桑葚口齿留香；月色溶溶夜，听田间蛙鸣阵阵……

三位师傅都很好客。大师傅在蚕种场就地请

客，吃她亲手包的猪肉韭菜馅饺子；二师傅在县

城新买的房子里，让我们欣赏她惊艳的厨艺；小

师傅带我们去西递游玩，品尝当地正宗的徽菜。

说到西递，我最感兴趣的还是那深入老宅的青石

小巷，如女人织锦的蚕丝，坚韧缠绵；徽州女人倚

在高楼上望夫归来的影像，一直在我心头萦绕。

2002年，根据这个意境，我写成散文诗《西递印

象》，在紫蓬民间诗歌节中获奖。

蚕儿休眠时我们放假。利用这些闲暇，我们

游遍周边景点。小鸟、阿寅和我以访友的名义骑

车进入南屏景区，寻觅张艺谋拍《菊豆》的旧迹，

参观了8幢代表宗族势力的古祠堂。蚕儿上簇

后，又有一个空档期。我们4位男生与班上两位

“蚕花娘子”阿雯、阿娟一行6人，包车去游黄山。

我们从南大门步行上山，一路走马观花，爬到迎

客松旁，争相合影留念。天都峰上，一对小情侣

从小贩手中买把连心锁，郑重地锁到铁链上，将

钥匙抛入深谷，希望自己的爱情如同那把连心锁

一样，牢不可摧，与黄山同在。

黄山归来后，蚕儿也该下山了。我们把蚕茧

从簇山上摘下，用锋利的刀片一个一个削开，将

健康的蚕蛹按雌雄分拣出来，然后让它们羽化成

蛾，交配产卵。至此，实习进入尾声。

那年实习，大家都有收获。有人收获美酒、

有人收获美食、有人收获美景、有人收获美文

……最牛的是阿成，他收获了美人。丰神俊朗的

阿成与家住蚕种场的美女“海飞丝”一见钟情。

女子歌声轻妙，笑容柔美。后来，那歌声从黟县

飞到合肥。

我们班30人，高考填志愿时，无一人填报“蚕

学”，均是“专业服从”录取。30位学蚕人，想的是

如何不再养蚕。这是我们的痛苦，也是蚕学的悲

哀。毕业后，29人不愿养蚕，纷纷考入政府、机

关、高校、媒体等，只有阿伟留在了黟县蚕种场，

留下96蚕学硕果仅存的传承。多年以后，“蚕学”

果然如陆老师所言“一通百通”，改名为“特种经

济动物饲养”。后来，连阿伟也不再坚持，考编进

入黟县农委。对96蚕学而言，不再养蚕的梦想永

远值得我们为之付出努力，唯有如此，才能构成

令人欣喜的命运星空。


